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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作品《长安的荔
枝》正处在影视化制作阶段，广大
书迷翘首以盼。对于自己作品的
IP改编，您持何种看法？

马伯庸：我的要求是足够好
看就行。我跟他们也讲过，没有
必要说要忠于原著，这本书本身
就 7万字，很短，要拍一个电视剧
的话，它的内容肯定会有一些大
的改变。

另外，文学和影视的表达是
两种不同的方式，文学是一种诗
化的表达，影视剧是一种视听语
言，这两者之间的转化一定会产
生某些变化。

所以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
哪些地方改了，原著作者不高
兴。你们要抓住的是这本书的精
髓，这本书为什么会被人喜欢？
是因为文笔好？人物精彩？故事
曲折？还是世界设定让人眼前一
亮？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个点，
保持这个点不变，其他的地方都
可以尽情发挥，这样才能拍出一
个好的东西出来。

记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如
果 AI 识别并提炼了您的写作思
路和特点，您会担心自己被 AI
取代吗？

马伯庸：我觉得思路是没有
办法取代的，因为思路并不在于
搜集的资料足够全、足够快，就能
够实现取代。思路的背后仍由你
的人生阅历决定，因为有着不同

的人生阅历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
择，对于资料的筛选也会有不同
倾向，那么具体到创作上也会有
不同的想法。以上这些东西完全
是因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
从小到大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
情，构成了你写的东西。

而 AI 实际上是一种随机组
合，这种随机组合当然会产出
很多好的东西，但我觉得它没
有办法像人一样有自己的成长
经历，这种成长经历就像作者
的指纹一样，是能够被读者所
感知的。

比如我们看《红楼梦》，就能
感受到这是曹雪芹从一个大富
大贵之家突然家道中落产生的
感悟；我们看《三国演义》，就能
感受到罗贯中一定是打过仗的；
看《水浒传》，我们能感受到施
耐庵肯定是“当过黑社会”，不
然作品里那些具体的坑蒙拐骗
的技巧不会写得这么栩栩如生，
这就是作者在作品里留下来的

“指纹”。
AI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办法

留下这种“指纹”，它只能是随机
的组合，对读者来说，可能还是
希望看到一部作品背后的作者
的“指纹”，才能够有更好的感
受。还是刚才那句话，人类或者
说我们这些作家能保持的优势
就在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经
历，这也正是读者想看到的东西。

马伯庸：
从历史中寻找灵光从历史中寻找灵光，，在作品中留下在作品中留下““指纹指纹””

“作家”，这是80后马伯庸最显眼的身份标签。作为大学商科出身的人，他在外企做了10年的上班族，“想要尝试一些自由散漫的生活”，35岁毅然辞
职，全身心投入了文坛。

从1999年的网络小论坛写起，逐渐被外界熟知，他对文字的热爱与日俱增，从未间断。
说起缘起，他始终忘不掉20年前的一个场景：新西兰怀卡多大学，临近毕业，却因毕业论文愁眉不展。为了排解忧愁，加之从小热爱三国时期的评

书、游戏、影视，他决定独辟蹊径，以间谍为题材写一本三国小说。
2005年，《风起陇西》横空出世，作为马伯庸长篇历史小说开山之作，迅即引发阅读狂潮。多年后他坦言“本质上它是一个逃避的产物”，但命运的齿

轮却因此开始转动。
要谈历史类小说、爆款影视IP，“马伯庸”是个绕不开的名字。第一部小说问世后，马伯庸源源不断地输出优质作品，近年其相关的IP改编更是为大

众津津乐道，屡次出圈。
《古董局中局》中正气凛然、机敏果敢的许愿，《长安十二时辰》中足智多谋、力挽狂澜的张小敬，《长安的荔枝》中耿直善良、百折不挠的李善德……他

往往聚焦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又能天马行空、不拘一格，他的作品及其IP改编影视剧，让人既沉浸于悬念丛生的情节，又能与其中的小人物产生共鸣。
6月23日，在“2024微博文化之夜”期间，记者独家专访著名作家马伯庸。 记者 石闯 岳炎霖/文 马健/图

记者：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有没有正在创作中的作品？

马伯庸：刚出版了一本新
书，下一本还没有开始，但是正
在做前期的一些调研，寻找创作
题材。

我寻找题材的方法就是在
全国各地转一转，走一走，各地
的名胜古迹、博物馆是不错的选
择，包括去跟当地的朋友们聊聊
天，听听他们讲当地的一些故
事，创作题材往往会蕴藏在这些
故事中。

比如我最新出版的《食南之
徒》，就是我去广州的南越王宫
博物馆参观时，在里面看到两根
木简迸发出的灵感：那两根木简
上写着枣树的编号，还记录着某
年它们一共结了 900多个枣子。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广东是
不产枣的，枣是属于北方的作
物，为什么会在广东出现？后来
一步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南
越王赵佗深入了解，就把它写成
了一本书，实际上我的很多书都
是通过这种方式起步的。

记者：您在历史类小说方面

颇有造诣，文字充满奇趣与悬
念，您是如何与历史小说这个题
材结缘的？

马伯庸：我原来尝试过各种
各样的题材，科幻写过，灵异也
写过，历史推理类的都写过。

本身我就很喜欢历史，我觉
得历史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
义上的分类，它实际上是属于一
种背景。以历史为背景，我们可
以写言情，写悬疑，甚至可以写
科幻，也就是说历史其实是一个
大类。

我觉得以历史为方向来写
小说，在题材上可能会源源不
断，因为中华文明本身源远流
长，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我背靠
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来写东西，
就不存在灵感缺失的情况。

记者：在创作中，您是如何
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天马
行空的想象，以及如何平衡两者
之间的关系的？

马伯庸：在创作中我一直遵循
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历史中的大事我们要尊重
原貌，不能去改变它。但在历史

的大势之下，是不是可以有另外
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展开想象，
但这种想象也不是凭空杜撰，实
际上还是遵循着一种历史的逻
辑性。

所谓历史的逻辑性，就是在
当时的环境下，以当时的社会规
则，以这个人物本身的状态，他
也许事实上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但是他“可能”会去做，这件事的
发生既符合当时人物的心境，又
符合他的身份。我觉得一定要
达到这个程度，才能够被观众所
认可。

比如我的第一本历史小说
《风起陇西》，是以三国为背景的
谍战题材，是以诸葛亮的北伐作
为一个大背景。我们都知道诸
葛亮北伐结果是失败的，在这个
大环境下，我们不可能写一个间
谍帮助诸葛亮赢得了北伐，这是
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
杜撰的间谍故事，去体现北伐之
前诸葛亮、蜀国上下的这种心
态，以及他们的各种心理活动。
这个虚构的故事，并不违背历史
的大背景。

谈文学青年：
先将写作当成副业，才会有激情

记者：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走
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或是做副业，
或是做主业。对于热爱并立志走
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青年，以您自
身的经历来看，可以给他们哪些
建议？

马伯庸：实在地说，我的建议
是先找份工作。

写作这个事情一定要当成副
业，因为本身你一定要有兴趣，充
满 激 情 ，才 会 愿 意 去 写 这 个 东
西。很多情况下，你如果要把它
真正当成一个谋生的手段，或者
当成一个正式的工作，可能你对
写作的喜爱之情就消失了，或者
变淡了。

有了正式工作，你首先可以保
证自己的生活。在这之外，工作之
余，当你已经很辛苦了，这时候你
拿起笔，或是打开电脑去写写东
西，你会发现这是一种休息，这是
你的调剂。你现在心有所感，想写
就写。写完了，该干啥还干啥。好
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在一种非常闲
适、放松的状态下诞生的，而不是
出于为生计考虑去写出来的作品，
它一定是一种意外所得。

记者：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想写
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您有哪些建
议？最重要的是什么？

马伯庸：文学作品千变万化，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感兴趣的
领域，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不同
的，所以写作并没有固定的方向和
套路。

我觉得第一本小说最重要的
一点，一定是根据自己的阅历来
写。对于我们来说，人生阅历实际
上就浓缩在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
中，这种理解最后会体现到小说里
面去。

换句话说，你的人生阅历越丰
富，写出来的小说就越精彩，你就
能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从这个角
度来说，我建议初入写作的人，不
要只沉迷于写作，还是要多出去经
历一下。

记者：说起第一本小说，
在25岁，您的首部作品《风起
陇西》问世，这对您来说意味
着什么？对当时的您来说，是
否造成了哪些改变？

马伯庸：这本书在2005年
出版了，第一次把一本属于自
己的实体书捧在手里，心里当
然是很得意的，也很有成就感。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想
分享给所有有志于从事文学创
作的人：你的第一本小说是帮
你“开了窍”，不要害怕写得有
多差，现在回想我的第一本小
说，是不太成熟的，很多细节没
有考虑到。但第一本小说很关
键的一点在于，你第一次完成
了一部完整的作品，从头到尾，
从开头到结局，不管你中间的
结构有多混乱，人物怎么样，你
至少写完了一本小说。

完成一本小说后，你就完
成了从0到1的蜕变。我认为
从 0到 1的过程，比从 1到 10
更重要。

实现从 0到 1后，就可以
逐渐对自己做调整和升级。第
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给我们一

个信心:我们有能力完成一部
作品，无论这部作品好坏，至少
证明我们是可以完成的。

记者：在完成一部作品
后，您会如何判断有无需要改
进的地方？会先给朋友或家
人看吗？

马伯庸：我不会给家人
看，因为家人会无法客观地给
出评价。包括我的很多朋友，
他们也没有办法纯粹站在客
观的角度去点评。

我会交给“试读师”来评
价，他们是我朋友的朋友，有
些是我同事的朋友，他们并不
知道我是谁，出了稿子后，我
会通过我朋友转交给他们。

这个过程是匿名的，一般
我朋友会说这是某一个作家
写的东西，你帮他看看。“试读
师”在看完之后会给出最真
实、最客观的反映和评价。看
到他们的评价之后，我可能会
注意到作品里还有一些疏忽
的地方，有一些错漏的地方，
再进行一次修改。

记者：您的作品创作过程一
般是怎样的，可以形容一下吗？

马伯庸：对我而言，创作
往往是一个开心的过程，在我
理解中，写作其实就是把脑海
中的一连串奇思妙想和灵感
逐渐浓缩在纸面上的过程。

我一直跟别人讲，如果你
想从事写作，千万不要有这种
想法：我想写一个东西，那我
先在脑海里把它想好，把它想
得足够完美了，然后把它一气
呵成写完。这个其实是一个
错觉，除了极少数天才会这
样，不可能有人是这么写东西
的。因为存在于我们脑海中
的永远不是文字本身，而是一
些模糊的念头，我们要像聚焦
一样，把这些念头一个一个拿
出来，落实在纸面上，把它看
得足够清楚，它才能变成文
字，那在这个时候，它才真正
属于你。

因此，写作其实是一个漫
长的逐渐修改、逐渐把想法落
实在纸面上的过程，这个过程
一定是开心的，如果不开心的
话，或者说你不享受这个过程
的话，那我一般会不建议你走
这条路。

记者：您平时的时间是如何
安排的？都读些什么书，在读书
上有哪些规划、心得和习惯？此
外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马伯庸：我平时的时间安排
非常简单，如果没有需要外出的
活动和应酬，我会早上 7点半左
右去我的工作室开始干活，一直
写到晚上 5点结束回家，就是和
上班没区别。

读书方面，科幻、武侠、战争、历
史……我什么书都看，从不“挑
食”。作为一个作家，我具备的知识
必须要非常杂，不一定很深，但是各
行各业、三教九流都要能说上点儿
东西出来。要达到这种程度，看书
就一定不能去挑选，因为一旦挑选，
你读书的眼界就会越来越窄。

非要说喜欢看哪一类的书，
我在感情上更倾向看一些讲生活
细节的东西。比如心理咨询师的
日常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比如高
铁司机平时怎么上班？他是怎么
考核的？他一次开几千公里，在
哪休息？比如说空姐们在走跨国
航班的时候，她们睡觉的地方什
么样？这些小细节我都会比较有
兴趣。

记者：您的生活与创作有何
联系？在生活中遇到烦恼是如何
排解的？

马伯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
可能成为我创作灵感的来源。

走在街上看到的当地小吃，在
博物馆看到的几件文物，在名胜古
迹中站到古人站过的地方，看到古
人看过的风景，甚至在坐地铁、坐
公交车时听到乘客不经意的一次
吵嘴，不经意的一种表达……都能
构成我写小说的素材。

小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的浓
缩，它就是把一个世界展现给我们
看，对我而言，现实世界的方方面
面都是重要的补充。对于一个作
家而言，最重要的素质是有一颗对
生活的好奇心，他愿意去接受外界
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且将其浓缩起
来，经过去粗存精，最后提炼出有
趣的东西，变成文字。

生活中最常见的烦恼就是写
不出来稿子，或者空有题材、空有
灵感，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
去，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排解的办法就是跑步，像村
上春树一样。一开始我觉得跑步
很困难，因为原来体重大、体能
差，跑个 100多米就喘得厉害，但
后来一次机缘巧合，我回老家时
碰到一个健身教练，被他“逼着”
练了几天，忽然发现效果很好，我
就从中得到了锻炼的乐趣，回北
京后我就办了一张健身卡，于是
慢慢地锻炼起来了。

跑步对我而言有两个好处，
一方面是改善了体质，另一方面能
帮助我获得写作灵感。跑步时我
是全神贯注的，脑子里不可能存有
别的任何东西，因为光去应付自己
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块肌肉的
移动，就用掉所有精力了。

这种感觉对写作特别好，写
作需要灵感，而不是冥思苦想来
的。灵感是当你的大脑放空之
后，它会突然钻进来，所以跑步
是一个强制把注意力从写作转
移开的一种形式，当我跑的时间
足够长，可能跑着跑着忽然灵感
就来了，比我坐在桌子前或者躺
在床上冥思苦想得到灵感的概
率要高很多。

谈历史小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谈创作流程：为获客观评价，将作品拿给“试读师”

谈生活体验：读书从不“挑食”，保持一颗好奇心

谈IP改编：“只要抓住精髓，不必处处忠于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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